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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明慧网】法轮功（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原则，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如今法轮大法已经传播到世界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在保加利亚，走入法轮功的新学员也日益增多，首都索菲亚以外的其它城市也一样。


瓦尔纳（Varna）是保加利亚著名的海边度假旅游城市。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一日瓦尔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和来自科索沃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在海边公园炼功。布尔加斯（Bourgas）位于黑海海岸的南部，也是旅游城市。当地也已建立了炼功点。学员们不仅一起炼功，还每周一次一起学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





保加利亚：学法轮功的人日益增多








【明慧网】回忆起自己二零零二年中国新年的北京之行，德国


女孩阿奈特（右图）认为那是自己有生以来做过的最好的事之一。二零一零年的金秋，阿奈特又来到了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城，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展示法轮功功法，拉开横幅，打出揭露中共迫害的展板。无论是在天安门，还是在曼哈顿，阿奈特都希望能够尽力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修炼使生活变得美好


一九九八年阿奈特从德语杂志上看到了法轮功后，订购了法轮功的书籍，开始修炼法轮功。十多年后的今天，阿奈特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故事，只是记得家人看到她修炼后胃病好了，身体健康了，内心也变得平静，非常感动。几个月后家人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们的健康也得到好转，而且共同生活中的矛盾也变少了。


阿奈特特别记得当时她哥哥在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我哥哥在修炼前曾吸毒，修炼法轮功三个月后，他停止了一切不良嗜好。他不再吸烟，不再吸毒。因为他理解到，那对他自己和他的身体实在是非常不好，是


上瘾了，人因此被控制了。当他明白这一点后，他有了戒瘾


的力量，甚至他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修炼后，阿奈特的哥哥很快和当时的女友成立了家庭，他们的关系不再象以前那样好好坏坏：“他们很快就从那种负面的性格、坏的生活习惯中解脱出来，由此提高了生活的质量。”阿奈特的嫂子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嫂子曾经患有神经性暴食症，一直要呕吐，她修炼了两个星期以后，这种症状


就消失了。“之前她看过很多医生，没有人能够停止这种症状，没有医生可以治愈她的病。她非常瘦，甚至有生命危险了。”阿奈特含着泪说：“（修炼法轮功）两个星期后，她突然就再也不吐了，就如同得到了新生。”


天安门广场说出心声


就在阿奈特和家人修炼后不久，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她清楚记得自己得知迫害后的感受：“让我非常震惊，我的感觉就象是有人在我心上插了一把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怎么可以如此错误地理解法轮功，这完全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接第二页）


（接首页《“那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象江泽民一样，故意要说法轮功不好，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但这和法轮功本身没有关系啊。因为法轮功一直是五套功法，以‘真善忍’为原则，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我想人们应该知道，法轮功没有变化。”


在迫害开始后，她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到的迫害。在公园里平和地炼功也会被非法关押，而且没有可以申诉的地方。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中共控制的媒体，报道的都是中共想要的内容，甚至刻意传播谎言。她希望能为这些法轮功学员说出自己的遭遇。


她决定在二零零二年的中国新年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说出她的心里话：“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停止迫害法轮功！”在出发前，她特意向中国朋友学了如何用中文说这些话。最后她在天安门广场奔跑，并喊出了这三句话。


阿奈特坦言，在出发前自己非常害怕。“我非常害怕，但是当时对正义的希望超过了我的恐惧。我们没有大声地吼叫，而是非常平和的，实际上也是让人们看到法轮功在世界各地弘传，只是在中国被非法禁止。让中国人看到，在西方，人们在关注这场迫害，应该停止迫害。”


和其他前去说明法轮大法好的西人一样，她遭到的也是中共警察的拳打脚踢。“在天安门广场上就有人踢我，没有人来说明什么，他们只是拳打脚踢，而且还掐人的脖子。我听到很多人喊叫，有个非常漂亮的女孩，他们掐她的脖子让她脸都成了暗红色。”“（警察）他们没有正常的对话，只有暴力，非常野蛮。他们的行为就象动物一样，不象是人，而象是武器一样，象生物武器一样去伤害别人。他们被教育成伤害别人，他们和西方的警察非常不一样。”但她并不仇恨他们，她只是希望那些行恶的警察能够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回忆起当时的经历，阿奈特说：“我认为这是我有生以来做的最好的事情，因为我第一次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考虑。” ◇











冬天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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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法轮功人权近日出版了《联合国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报告汇编》，其中收集了自二零零零年起，在联合国人权年度报告中发表的七十多份关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人权迫害的指证。


报告涉及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限制宗教或信仰自由、限制言论表达自由、酷刑折磨、非人道虐待、对妇女的迫害、在押法轮功学员的死亡、活体摘取器官、滥用药物、经办法轮功案件的法官与律师受到当局的干扰等。


例如：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表了题为《酷刑与残酷、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虐待或处罚——中国》的报告。报告中说，自二零零零年以来，该机构已经向中国（中共）政府提交了三百一十四个有关酷刑的案件，涉及一千一百六十人。在遭到酷刑折磨的受害者中百分之六十六是法轮功学员；近百分之七十的酷刑实施地点是在拘留所、劳教所和警察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酷刑实施人员是警察、国安官员、劳教所和监狱看守。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表的题为《推动与保护所有的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与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利》的报告中“中国：在押法轮功学员的死亡”（接第二页）


（接首页《人权报告》）一节中，收录了十六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件，包括知名歌手于宙的案件。在报告撰写人特派专员飞利浦·阿斯顿于同年三月十三日写给中共当局的信中，要求对这十六个死亡案件进行调查，对凶手绳之以法，并对家属进行补偿。


二零零六年，当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公布于世之后，联合国三位特派专员于同年八月十一日，联名致函中共当局要求提供确凿的证据来反证此事。他们是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教授，“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贾汉吉尔和联合国“倒卖人口”特派专员呼妲女士。


中共当局对于联合国的指控答非所问，一直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与数据。第二年，联合国特派专员们继续对中共指控。报告中说：“（中共）政府的先前答复中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器官移植的数量比可查来源器官的数目要超出许多……不仅如此，宣传中提到的完全吻合配型等的等待时间之短意味着存在着一个器官移植的电脑配型系统和一个大型的活体器官来源库。可供器官与可查来源器官的数量差别可以从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得到解释。从二零零零年开始的器官移植数目增长，和对法轮功学员开始迫害，在时间上相符和相关。……因此这里重申对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五年间，器官移植数量与可查来源器官的数目差别要作出解释。”


联合国发表的所有人权报告与文件是世界最具威信的第三方佐证，也是各国法律诉讼的提交文件之一。报告的撰写人都是独立于其他政府的人权专家。除了独立性之外，联合国所发表的人权报告还具有权威性，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政府间级的国际组织。


虽然这些报告与文件中收录的案例足以证明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存在与惨烈，但也只是中共迫害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之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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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余份联合国人权报告


揭露中共十年迫害








有网友罗列了中国十大缺德行业，教育竟排名第一。


中国有句古话：知书达理。古时读书人受人尊敬，因为古人读的是圣贤书，都是讲人要如何重道德，为什么要遵守道德。因此读书越多，懂得的道理、道德、礼节越多，也知道做好人有好报，做坏人有恶报，这样的人自然会受人尊崇。而在中共统治下的假、恶、暴环境中，人们读的书里都是如何与别人斗、如何挖空心思去算计别人、如何诋毁善恶有报的道理等不好的东西，这样的书读多了会导致社会道德的败坏，成为知书却不达理的灵魂缺失者。


古人讲读书做官，做官是为了给一方百姓带来福分，要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此，人们勉励自己的孩子做官，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造福百姓。现在的人也讲读书做官，可是，没有奉献、道德、礼节等内容了，却有了“我不贪污，当官干啥”的惊人语录。这一切也都是中共破坏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造成的。（文/卢岛）◇














（明慧网通讯员山西报道）这里披露的是山西忻州的


中共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王耀文的迫害。 


王耀文，男，五十岁，定襄县王进村人。职业为初中教师。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深感法轮大法是利国利民的好功法，所以，尽管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利用中共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始终坚定的相信法轮大法。为此，他多次身陷囹圄，遭受酷刑折磨和各种迫害。 


在看守所、派出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三月，王耀文根据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抓回来遭当地派出所警察的殴打、辱骂，被用手铐吊在墙上，脚尖触地，一吊就是好几个小时。又被关入看守所迫害。恶警指使看守所的犯人对王耀文等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各种酷刑折磨：三月份的清晨，北方天气依然很寒冷，恶徒将他们的衣服脱光，用凉水从头浇到脚。几十盆冷水泼过后，再用钢管、木棍抽打。王耀文被打的浑身青一块、紫一块。 


在恶警纵容下，那些毫无人性的犯人给王耀文施以各种酷刑，所谓“吃108道菜”。王耀文遭受“吃饺子”酷刑后，咽喉处被手掌砍成一道血棱，一个星期不能说话、不能吃饭；“吃烧山药”的酷刑使他的脚踝骨被打的红肿、黑紫，半年后才消肿。还有一道“菜”，不知道叫什么名，就是用牙刷崩人的嘴、手指等。王耀文的门牙被崩掉半颗。被折磨一个多月后他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一年八月，王耀文因发放真相资料和张贴大法标语再次被关进看守所。为了抵制迫害和非法劳教，王耀文曾多次绝食。恶所长胡卯生，指使犯人、医生对他进行暴力灌食、插胃管、戴背铐。一直持续半个多月，王耀文被迫害的瘦骨嶙峋，几次劳教所都不敢收。 


二零零四年五月，王耀文起草了《给定襄人民的一封公开信》，揭露当地公安、“六一零”迫害法轮功真相资料。邪恶感到恐惧，忻州、定襄的“六一零”、公安采用各种招数，对多人进行非法收审，又一次绑架了王耀文。王耀文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一年多。期间，在胡卯生的指使下，恶犯们对他进行严重折磨：殴打、吊銬、灌食等等。夏天的中午，恶徒将三、四条被子裹在王耀文身上，再将他扔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就是三、四个小时。王耀文的全身衣服象泡过水一样往下淌汗水。 


在新店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七月，新店劳教所集训队长巩俊升（神池县人）指使劳教犯人夜里监视王耀文，并安排打手。王耀文因炼功多次遭殴打。十二月，王耀文被转入第九队（迫害严重队）。受到恶警、九队队长杨克胜更加严酷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六月，王耀文又一次被非法劳教。被送入新店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三中队。二零零三年后半年，以樊立战为首的恶警使用电棍殴打和电击等残酷手段，强迫所有法轮功学员写“三书”;进行所谓的“揭批”，恶毒诽谤法轮功及法轮功创始人。邪恶警察逼法轮功学员看中共编造的谎言录像。


在祁县监狱遭受的迫害 


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二零零五年五月，中共忻州恶党徒将王耀文关进祁县监狱（即晋中监狱）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迫害。 


头一年零三个月，王耀文一直被关在“严管室”，由犯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对他进行监控，包夹。他因炼功多次遭殴打。长时间被罚站，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一天夜里，王耀文炼功被值班犯人桑李林发现（后经讲真相放弃了作恶），桑将王耀文殴打一顿，又用打火机烧他的手。他的右手食指根部被烧伤，流脓达半年之久。三周后，王耀文被关入禁闭室。尽管手被铐着，但他仍然坚持打坐。一旦被恶警发现，马上就命犯人一拥而上，对他就是一阵暴打，然后将他铐在外面的铁门上，一夜不让睡觉。回回如此。在严管室。白天蹲小板凳，晚上被送集训组，由犯人轮流看管，每人看一小时。一个叫郝建峰的犯人组长只要看到王耀文炼功就打，还指使犯人往王耀文脸上吐痰。 


二零零六年八月，王耀文被下到二监区。在二监区，同样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迫害。二监区大队长名叫李崇信，表面和善，内心险恶，经常指使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不准法轮功学员随便出入、走动，不让法轮功学员跟别人说话，派犯人随时跟踪、监视等等。 


恶警安排二监区最邪恶的犯人薛生跃（大同人，因盗窃被判二十年）包夹王耀文。薛生跃为了讨好恶警，采取各种手段迫害王耀文，如：二十四小时限制他的自由；不让上厕所；不让跟别人说话、往来；长时间罚站等。为了不让王耀文夜晚起来炼功，有时睡觉前，薛生跃就用绳子把王耀文的双手绑在床上。见到王耀文炼功就打。 


二零零七年四至五月，为了逼王耀文“转化”，薛竟有一个月不让王耀文上床睡觉，且有一个星期二十四小时罚站（除吃饭和上一两次厕所外）。王耀文的腿、脚肿的很粗，后来，警察怕出事才出面制止。另外，薛生跃还经常用欺骗的手法让王耀文做一些不该做的事。还多次脱掉王耀文的裤子搜身，侮辱王的人格。薛还经常到狱警那打小报告，为狱警迫害法轮功学员出谋划策。王耀文多次给其讲真相也不听。


在王耀文被释放前的一段时间，恶警任丹瑞指使薛生跃等犯人将王耀文摁倒在地，掰开他的手往材料上按手印。因王耀文不配合，又不戴胸卡，任丹瑞气急败坏，将王耀文关禁闭四十八天。 


在禁闭期间，王耀文拒绝搜身，从而遭到电击，又被戴上手铐、脚镣。但他仍然坚持每天晚上盘腿打坐。一个王姓恶警不让王耀文炼功，王耀文不理睬，恶警就将他暴打一顿，打的他口鼻流了很多血。 


王耀文回家时，被迫害的瘦弱不堪。 


经济方面受到严重迫害 


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定襄公安、“六一零”、政保科、派出所等人员多次到王耀文家非法抄家，抢劫大法书籍和个人财物。 


自二零零零年到北京上访后，王耀文的工作单位就非法扣留了王耀文的工资，只给二、三百元生活费。定襄公安、六一零、教育部门、村治保主任等不但派人监视、跟踪他，还要从王耀文工资中拿钱给迫害他的人作“补助费”。二零零六年夏，王耀文被非法开除工职。现在，王耀文经济困难，连个人生活都很难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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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








■剪纸《真相遍长城》





初中教师王耀文遭受迫害的情况





这是个民国年间的故事。


张凤九，吉林人，为办义


学，肯舍资金，因此遭警察敲竹杠，故意找他麻烦，将他抓去，反绑双臂吊在梁上。


张凤九以前结交过道人，听道人讲过，当别人打你时，毫无怨恨之心可减轻疼痛，所以当时张凤九不但毫无怨恨之心，而且升起一种慈悲心，看见这几个警察真苦，真可怜，为点小利而丧失自己的良知与美好的未来。


四个警察坐着打牌，好象把他忘了。吊到晚上十点多钟，张凤九忽然心中明亮，预感到天要亮时警察将有生命危险，看他们都很年轻，于心不忍，流下泪来。一警察说：看你一声不响像个英雄，原来是个狗熊，把他放下来吧！张凤九说：“我不是为自己而哭，我是哭你们太可怜啦！”遂把警察们过去为非作歹的事情诉说出来，并且警告说：黎明前你们将有生命危险。


警察虽然不信，可自己过去没人知道的所作所为，被张凤九说得一点不错，所以犹豫起来。张凤九接着说：“天不早啦！你们再不逃命，怕来不及啦！如若不相信，先带我一起躲起来，看看有没有事情发生，不就明白了吗？”他们便一起躲了起来。


天快亮时，果然来了一大帮土匪袭击警所，这四个警察幸免于难。事后警察感谢张凤九的救命之恩，要放他回家去，张凤九说：“不行，我为了救你们，泄漏了天机，你们如不弃恶向善，上天会另选时机取你等性命，我也会因此事而大难临头。”警察们再三恳


求说：我们从此一定弃恶向善，我们辞职回家种田，多多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还不行吗？张凤九说：“要真能如此，上天一定会饶恕你们的，那样我也就不是泄漏天机了。”后来四个警察真的回家种田去了，处处做好人，都活到七十多岁而终。


读了此故事，我们不能不为当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司人员担心。古语说：宁搅千江水，不搅道人心。法轮功学员是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的人，迫害这样的好人，真是天理不容啊。◇





这是一个物质迅猛发展的世界，然而物质的拥有并不决定幸福的指数，所以很多人都在寻求精神世界的解脱。


很久以前，一位俄国的无神论学者当众宣说上帝并不存在的理论，一位妇人站起来说：“先生，你的理论很高明，你是个饱学之士。我只是一个农村妇人，不能向你反驳，只想请你回答我心中的一个问题：假如我死时发现上帝根本不存在，我这一辈子损失了什么？”


无神论学者想了好一会儿，低声回答：“女士，我想你一点儿损失也没有。”


农村妇人又向学者说道：“谢谢你这样好的回答。我心中还有一个问题：当你死的时候，假如你发现果真有上帝，也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我想请问，你损失了什么？”学者竟无言以对。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当我坚守了“真、善、忍”的信仰，历经重重魔难几乎失去所有时，才惊奇地发现，我虽然失去了人所想要的：金钱、地位、事业、家庭，这都是暂时的，因为任何一场戕害善良的运动都不会长久；而我真正失去的是人所厌恶的一切：病痛、哀伤、怨恨、浮躁、妒嫉和对生死的恐惧。我的生活因此而充实、淡然，即使风吹浪打，依然奏出从容的旋律，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边云卷云舒。这就是为什么一位攻读博士的昔日同学见到我说：“其实我挺羡慕你的，有信仰的人是最幸福的。”


信仰是心灵的阳光，魔难彰显修炼者的风采。（文/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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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人看世界：


信仰是心灵的阳光





弃恶向善 趋吉避凶





知书达理和读书做官





■ 2001年11月20日，来自十余个国家的三十余名西方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展开“真善忍”横幅，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展示法轮功真相，并庄严地合影留念。











【明慧网】几年前，由于生活需要，我家开了个商店。经营的商品有服装、食品、饮料等等。而后，在这个店内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天夜晚九点多了，一群军人来到


我家小店，两小时后才离开。当我打扫卫生准备关店时，发现桌子下面有一个黑皮包。这皮包沉甸甸的。我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成捆的百元面额的人民币，仅上面一层就有四、五捆，估计这包里得有四、五万元。究竟有多少捆，我没查，只是想，这么多钱丢了，那失主得多着急啊。想起来刚才坐在这桌子周围的是伙军人，他们走的时候还是我给他们叫来的出租车。我知道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号码，急忙给司机打电话，问人还在车上吗？司机说刚刚下车了。我请司机立即去追上他们，问他们丢东西没有。


我默默地等着失主。冬天的夜很冷，可我还是常开开门看看失主到了没有。直等到下半夜两点半失主才赶到。我赶紧问：你们丢什么了吗？他说是皮包。他打开皮包，激动地说：“谢谢大嫂，你这可是救了我的命。这是部队的钱，如果找不回，我可是赔不起。”说着他拿出一捆钱要递给我，说：“这些钱是我谢你的。你们等我等到现在还不能睡觉，眼看就天亮了。你还为我又着急、又受冻，太谢谢了！”我说：“不用谢，真修法轮大法的弟子都会这样做的。”后来我被迫害时，他还来看我，说：“能教出这样好人的功，也一定是好的。”（文/白雪）◇











